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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近代科学诞生于欧洲。从16至 18世纪，首先是天文学，接着是物理学、数学，
然后是化学等基础科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也就是这个时候，西方科学开始传人中国和日
本。西方科学输入中国和日本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首先是 16-18世纪，随着耶稣会士来
到东方传教，西方科学主要是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知识等传入明清之际的中国，并通过“唐
船”将一些西方科学的汉译书籍输入到江户时代的日本；其次，在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有所
谓“兰学”的兴起，兰学者在 18世纪末到 19世纪初编译了一批科学书籍，开始将西方近代科
学输人日本，而在中国，经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学者也开始与外国传教士合作翻译出一些科
学著作；最后，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全面仿效西方，大规模地导入了西方科学技术；而中国的
洋务运动则进展缓慢，直到 1904年才颁布新的学制，次年废除科举制度，开始使中国的科技事
业逐步走向体制化的轨道。
近代日本与中国的科学交流有许多方面，如书籍的流通和翻译，留学生的派遣和其他人员
的往来等等。单就科学书籍的交流而论也是很复杂的，涉及教育史、语言学史和科学史等多个
方面。近30年来，历史学者、教育史和语言史学者在相关领域发表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如腿西
大学文学部增田涉先生、大庭修先生都发表过精彩的研究著作 I)。最近，沈国威、内田废市和
荒川清秀等先生更有精深的研究气只是中国的科学史学者对此似乎不够重视，还缺乏必要的
探讨。这篇短文，仅从近代科学知识传播的角度，特别是从中国方面出发，来概略地讨论 19时
期中叶至 20世纪最初的 10年的大约 60年间，中国与日本之间科学书籍的交流，特别是 19世纪
末至 20世纪初年的 10多年间中国翻译日本科学书籍的情况。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科
学史研究者注意这一段日中之间科学知识交流的历史。
近代日中之间科学书的交流，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日本幕末和明治维新初期，
从中国引进汉译的西方科学书刊；第二，是中国在 1894-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翻译了大量的
日译科学书和日本人编辑的科学教科书。尤其是后者，在近代中国有重大的影响。下面就此分
别介绍。
一、汉译西方科学书在幕末明治初的日本
17至 18世纪通过耶稣会士输入中国的欧洲科学主要是欧几里德几何学和第谷体系的天文
学等，至于牛顿力学和高等数学则没有传如中国。尽管欧洲科学，特别是天文学和数学，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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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有相当的影响，但并没有使中国的数学和天文学脱离传统的轨道。近代科学主要是在 19世纪
才传入中国，并逐步取代中国传统科学的。这也可以从 19世纪的中国科学者对耶稣会士输入的
科学和最早传人清末的西方科学的不同感受得到印证。比如，徐寿，是清末中国科学先驱者之
一，他曾经研读过耶稣会士的译著，但是当他读到合信的《博物新编》 (1855年）（一部介绍西
方近代科学常识的书）的时候，他说，他感觉自己好象一下子跨越了数百年猛然见到新的科学
知识气又如，李善兰，清末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在接触近代数学之前对自己的数学著作非
常自得，但他后来却视他和伟烈亚力合作翻译西方近代科学著作是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接受
西方近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而言，日本比中国要早，在 19世纪初叶，兰学者编译了
几种物理学、化学和动植物学的书籍，介绍了 18、 19世纪之交的欧洲科学知识。中国学者则迟
至鸦片战争之后，到 1850年左右才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学。
欧洲新教 (Protestantism) 传教士于 1807年开始进入中国传教。在最初的 30多年，他
们还没有得到在中国的合法居留权，尽管他们也发展了一些信徒，但总的说来，他们还没有能
够同中国的知识阶层相沟通。他们编辑出版的一些书刊虽然也有若千近代科技知识，但内容肤
浅，加之这些书刊大都只在广州或南洋发行，中国学者知之不多。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能够
到通商口岸如广州、上海、福州、宁波和厦门等地活动。来中国的传教士不断增多。其中，较
早从事编译科学书刊的是医师传教士 (medical missionary), 如在广州的合信 (Benjamin
Hobson) 和宁波的玛高温 (Daniel Jermore MacGowan) 等。他们开始接触中国的知识阶层，
其中有一些是爱好西学的人。这些人帮助传教士编译书籍。在翻译科学书籍方面，最有名的是
在上海的英国伦敦布道会的出版机关墨海书馆。以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和
李善兰为中心的儿位中外学者，利用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录整理的方法，译出了几种高水平
的科学书籍，包括《续几何原本》、《代数学》、《代微级拾级》、《重学》、《谈天》和《植物学》
等，介绍了符号代数学、微积分、牛顿力学和近代天文学以及植物学等。墨海书馆的译书，继
承了明末利玛窦和徐光启以来翻译西方科学书的事业，标志着近代科学比较全面地输人中国。
这些译著不但在中国，而且在日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日本幕末和明治初的科学者很注意中国翻译的西方科学书籍。通过中国商人和传教士的传
输，清政府的赠送，后来还有日本学者到中国购求，合信、伟烈亚力等传教士早期翻译的科学
书刊儿乎全部输入到日本。从 1850年代末到 1870年代初，日本学者翻刻了不少的这一类汉译
科学书籍。对于这一类汉译西方科学书的输入及其和刻本的刊行，近来二、三十年来日本学者
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而近年尤以青山学院女子短期大学的八耳俊文先生为突出气他对一些
中国译书的日本翻刻本和日语译本作了全面而认真的调查，对我们了解幕末明治初中国科学书
在日本的输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笔者下面对中国译科学书籍传人日本的情况主要以八耳先生
的著作为依据，仅略有补充。
合信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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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译科学书的和刻本举要气
《博物新编》，安政 6年 (1859) ; 中国原刊， 1855
《全体新论》，安政 5年 (1858) ; 中国原刊， 1851
《西医略论》，明治 7年 (1864) ; 中国原刊， 1857
《内科新说》，安政 6年 (1859) ; 中国原刊， 1858
《妇婴新论》，安政6 年 (1859); 中国原刊， 1858
玛高温之书
《博物通书》，和刻本年代不详；中国原刊， 1851
《航海金针》，安政 3年 (1856) ; 中国原刊， 1853
墨海书馆之书
《数学启蒙》，和刻本年代不详；中国原刊， 1853
《地理全志》，安政 5年 (1858), 中国原刊， 1853-54
《重学浅说》， 1860年；中国原刊， 1858
《谈天》， 1861年；中国原刊， 1859
《六合丛谈》，文久年间，（中国原刊， 1857-1858)
《植物学》， 1867年；中国原刊， 1858
《代数学》，明治 5年 (1872) ; 中国原刊， 1859
《代微积拾级》，明治 5年 (1872) ; 中国原刊， 1859
京师同文馆译书
《格物入门》，明治 2年 (1869) ; 中国原刊， 1867
江南制造局译书：
《器象显真》，明治8年 (1875) ; 中国原刊， 1872
《代数术》，明治 8年 (1875年）；中国原刊， 1872
《防海新论》，明治8年 (1875) ; 中国原刊， 1873
《化学鉴原》，明治 10年 (1877) ; 中国原刊， 1871
《绘地法原》，明治 10年 (1877)'I); 中国原刊， 1876
《行军测绘》，明治 10年 (1877) 8l; 中国原刊， 1873
《地学浅释》，明治 12年 (1879) ; 中国原刊， 1871
《儒门医学》，明治 12年 (1879) ; 中国原刊， 1876
广州博济医院译书：
《化学初阶》，明治6年 (1873) ; 中国原刊， 1871-1872
《原素略解（化学示蒙）》，清原道彦译，好文书堂 18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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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阐微》，明治 7年 (1874) ; 中国原刊， 1873
《西药略释》，明治 7年 (1874) ; 中国原刊， 1871
《皮肤新编》，明治 8年 (1875) ; 中国原刊， 1874
这些书籍对日本人民理解和接受西方近代科学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对此，日本的科学史家
多有论述，不用我在这里重复了。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一些书在中国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
而在日本却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如《博物通书》、《航海金针》、《地理全志》、《植物学》和《六
合丛谈》等。这些书，有的在中国根本就找不到了（如《博物通书》），有的有极其少见（如《地
理全志》、《六合丛谈》等），而在日本却有不少中国原刊本和和刻本，表明这些书籍在幕末和明
治初年在日本有广泛的读者。其中使用的名词术语被日本学者利用， 30多年之后，又通过翻译
日文科学书而回流到中国。
1860年代中期，中国兴起“自强运动”，开始学习西方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后来又扩
展到其他方面。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然而，日本在革新旧制度和仿效西方的
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中国。很自然，日本吸收西方科学的成绩也很快就远远超过了中国。
所以，在明治初年日本出版的科学书中，中国译科学书的和刻本仅占很少的分量。如在东京《戊
辰以来新刻书目便览》（明治 7年）中，算术和数学书 97种 ， 其中中国书只有 2种；科学入门书
53种，其中和刻本和译解本7种；化学 20种，其中中国书 3种；衣学和生物学 39种，中国书 2
种。京都《维新以来京都新刻书目便览》（明治 7年），其中“翻译穷理化学医书地理诸图之部
类"48种，中国译科学书只有 3种。大阪《戊辰以来新刻书目一览》开列数十种译书，其中仅
有 3种中国译书的和刻本和译解本气
不过，明治初年，日本学者还很注意中国翻译的科学书。 1872年初，当日本使团到中国签
订通商条约途径上海时，还专程到江南制造局购买了刚刚出版不久的 12种科技译书。江南制造
局翻译馆是清末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最大的科学书翻译机关，创立千 1868 年， 1871 年底开始出
版第一批译书，中国的报刊还没有报道，柳原前光已经先报告回日本了 II)。与此同时，广州博
济医院的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 (John G. Kerr) 的译著也有不少和刻本。
柳原前光到上海购买江南制造局译书这件事，在翻译馆的创始人徐寿的传记 12) 中有一段记
载，其中说：日本听说徐寿等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特派柳原前光购取，“归国仿
行”。这自然是夸大其词。不过，我们看到，江南制造局的译书在明治初年的日文科学著作中还
是有—些影响的。这些书主要是英美流行的专门著作，放在同期的日译科学书也屈于内容比较
高深的。其中的一些术语译名为日本学者使用。如吉井亨所著《矿业概论》 (1880年）中地质
年代的译名就是沿用《地学浅释》的。又如，由千中国学者把“矿物学”译为《金石识别》，所
以明治初年的矿物学译著大都叫“金石学”，由于这容易与中国传统的研究青铜器和石刻的“金
石学”相混淆，后来终于改称＂矿物学”。
在化学方面，日本翻译化学书比中国早而且多，但是，中国译化学用语也在明治初年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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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书刊中留下了痕迹。举“化学”这一译名为例，大阪舍密局虽然称为＂舍密局”，但该局的出
版物却使用“化学”一词，甚至宇田川楛庵早就创译的“元素”一词，也被改称《博物新编》
中的“原质" 18)。清末中国化学书中翻译元素译名的方法，直到明治中期，还为某些日本学者
采用“。比如，执教千东京师范学校的化学教师礁野德三郎编述的《中学化学书》 (1883) -
书气是著者在东京师范学校教授学生的教材。这部书与大多数日文化学教材不同，对所有的
65个元素均给以汉字译名。其中，既有沿用《化学鉴原》和《化学初阶》的译名，如：
帆 (Al)、钡 (Ba)、镑 (Bi)、锯 (Cd)、拓 (Ca)、镐 (Co)、铅 (Pt)、镕 (Cr)、锌 (Zn)
也有不少是作者根据《化学鉴原》卷首第 29节的元素命名法拟订的元素译名。在拟定译名时，
磺野显然是接受了徐寿和傅兰雅 (John Fryer) 翻译《化学鉴原》时确立的元素译名规则垃），即
将元素的英文名的第一音节或第二音节音译为汉字，同时每个译名均以“金”、“石”等偏旁加
以区分其为金属或非金属。磺野还考虑了日语的发音和某些化学物质的日语习惯称呼。他翻译
新造的元素译名有近20个，主要是金属元素，如（这里写成偏旁“金”加字的组合形式）：
Be (金＋禺）、 Ce (金＋志）、 Er (金＋越）、 Rh (金＋郎）、 Ru (金＋奄）、 Na (金
＋曹）、 Sr (金＋斯）、 Th (金＋藏）、 V (金＋華）、 y (金＋壹）、 Au (金＋黄）、 Ir
（金＋爱）、 Mg(金＋莫）、 No (金＋弱）、 Os (金＋王）、 Zr (金＋在）
这些元素译名，使碟野的《中学化学书》在明治中期的化学书中别具一格。不过，在日语
中使用这中译名也有问题，主要是发音，如果按照徐一傅译名的发音规则，日语读者对化学元
素的发音又多了一道手续，反而不方便了。所以，明治初期日本化学书大都采用片假名拼写西
文元素名称，磷野德三郎本人在几年之后就放弃了他在《中学化学书》中的元素译名。
19世纪汉译化学书籍的译名大都不很理想，许多基本的术语要么没有翻译，要么翻译得不
很准确，只有元素译名是翻译得比较圆满的。日本学者很快就加以借鉴和利用，实在令人敬佩。
明治初期，日本科学书的译名比较混乱，有的沿用兰学译名，有的新创译名，有的用中国译科
学术语。到了 1880年代，各专门学会组织了译名委员会，至 1890年代，陆续出版的一批专门
翻译术语集，日语科学术语译名逐渐得到统一。关于汉译术语在明治期科学书中的利用及其变
化，虽然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明治中期以后，中国翻译的科学书籍及其用语在日本就很少采
用了。相反，中国学者开始注意日本翻译的科学书籍及其用语，这样，近代中日的科学书籍交
流转向了以中国人翻译日本科学书刊为主的时代。
二、 1896年至 1910年代中国译日本科学书
1880年代至 1890年代，当中国还在洋务运动中徘徊不前的时候，日本的科技已经初步实现
了近代化。大学和研究机关的成立，新兴工业企业的兴起，是中国无法相比的。就科学书的撰
著和编译来说，日本学者不仅能够独立地翻译了多种西方语言的科学书，而且开始自己编著科
学书，发表研究成果。而中国仍然停留在 16世纪以来沿用的口译和笔录相结合翻译书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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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缺乏外语人才，通晓外语者的中文水平往往略逊一筹。而中国人历来对书籍的文字水平要
求很高，比如 1908年，一位留学日本归国的中学博物学教师由于他编写的教材文理欠通，而被
他的学生轰走，尽管他在课堂上讲授得很精彩气中国早期留美和留欧者大都没有受到足够的
国学教育，所以很少有中文的编译著述。只有严复例外，其余的人偶有翻译西方书籍也往往需
要一位文笔好的合作者。由于这些原因，中国译科学书不可能很多，译书的水平也很难提高，
这是制约中国人吸收近代科学知识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康有为在 1897年就说，就中国已有
的外语人才而论，如果要把西方各门学科的重要典籍翻译成中文，也需要等到 100年之后气可
是， 1895年中日战争的失败促成了中国知识阶层的觉醒，学习西方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人
们觉得通过学西文或到西方留学来获得西方的知识都是远水不解近渴，只有就近学习日本才有
速效。对此，鼓吹最积极的是康有为和张之洞。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早就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的重视。康有为说：“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
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
已著也。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人皆不信，事不可成。及马江败后，臣告长吏，开局译
日本书，亦不见信。及东事将兴，举国上下，咸昧日事，若视他星。臣曾上书日本变法已强，
将窥辽东，先谋高丽，大臣不信，狠以疏浅，九门深远，格不上达。及东事之兴，举国人皆轻
日本之小国，贸然兴戎，遂至败唇，则太不察邻国，误轻小帮之所由也。……遂至丧师唇国
…... " 19) 在他看来，如果早译日本书，就不会有中日之战了。 1897年春，他在自己的女儿康同
薇（她粗通日文）的协助下，编了一部厚厚的《日本书目志》 15卷，同年秋天在上海刊行。如
果我们比较一下当时中国的西学高材生所了解到的关于西方书籍的知识，就会觉得康有为所谓
“泰西诸学之书，日人已略译之矣.. 20) 所言不虚。 1894年，上海格致书院的夏季特别考试中有
一道考题是，“泰西书籍考＂，获得超等第一名的答卷也只列举出各学科近 300种西书“，还不
及《日本书目志》一卷的书目数（见表2, 3)。《日本书目志》中列举的不少书后来都被翻译为
中文了，只是大多选用了新出版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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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日本书目志》卷一生理门书目分类统计 (339种）
分类 种数 分类 种数 分类 种数
生理学教科书 23 内科学 10 妇人科学 5 
生理学通俗书 11 治疗学 10 小儿科学 4 
解剖学 20 微菌学 4 育儿法 3 
卫生学 38 诸病学 5 法医学 5 
药物学 13 外科学 19 精神病学 2 
药局方 13 皮肤病及微毒学 5 医学沿革史 2 
调剂 5 眼科学 14 显微镜 5 
药用动植物 5 耳科学 1 医用辞书 3 
医用化学与分析 5 齿科学 14 医用杂书 12 
病理学 7 产科学 11 . 针炎书 7 
诊断学 14 产婆学 5 兽医学 47 
表3 《日本书目志》卷二理学门书目分类统计 (380种）
分类 种数 分类 种数 分类 种数
理学总记 8 气象学 2 动物学 31 
理科教科书 20 地质学 15 植物学 50 
物理学 38 矿学 33 哲学 22 
理化学 5 地震学 4 论理学 24 
化学 51 博物学 7 心理学 25 
分析化学 12 生物学 8 伦理学 17 
历书 7 人类学 11 
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曾经进呈给光绪皇帝。他也一再上奏，请光绪皇帝下令翻译日本
新书 22)。与此同时，张之洞刊行了他的《劝学篇》，并上呈光绪皇帝，其中也鼓吹翻译日文书和
派人留学日本气于是，光绪皇帝千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六月十五日发布如下上谕：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讲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
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
要翻译，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或由日本再赴西洋游学，以期考证精确，益增美备。
前经总理衙门奏称：拟妥定章程，将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南北洋、两广、两湖、
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遴选学生，咨报总理衙门，陆续派往。著即拟定章程，妥速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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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咨催各该省迅即选定学生，开具衔名，陆续咨送。并咨询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
游学人员，出具切实考语，一并咨送，切勿延缓。凶
尽管光绪维新不久就失败了，其一切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得到保留之外，其余都被西太后
一笔勾销，但赴日留学和翻译日本书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而是从此逐渐兴起来了。
中国人翻译日本书籍经历了从与日本汉学者合作到独立翻译的两个阶段。只是前一阶段为
时甚短，很快地一些人就一面学习日语，一面尝试翻译书刊。起先是政治历史等人文学科书籍，
不久就扩展到科学技术书籍。较早而比较著名的当然是罗振玉的《衣学报》 (1897-1906, 共出
版315期）和《农学丛书》 (88种，其中 48种译自日文），其中，有很多内容都是译自日文农学
书刊的气这些都久已广为人知，不用多说了。接下来有杜亚泉编辑的《亚泉杂志》 (1900) 和
《普通学报》 (1901), 也是几乎全部译自日文科技书报，介绍了新的科学知识如元素周期律和
放射性元素等，前者被视为中国人自己编辑的最早的科学杂志。由千杜亚泉能够根据日文资料
编译科学教科书， 1902 年，商务印书馆将他和他的普通学书室收购进来。他翻译和编辑的化
学、物理学、地质学、矿物学、博物学等多方面的教材有数十种，而且一版再版，为商务印书
馆赚了不少钱。
留学生很快也加人了翻译者的行列。较早的是《普通百科全书》，范迪吉等译，上海会文学
社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即 1904年初出版。《普通百科全书》有 100种之多，其中自然科学类
28种，应用科学 19种，是从东京富山房出版的《普通学全书》和《普通学问答全书》以及博
文馆出版的《帝国百科全书》等丛书中选取了若千种为底本翻译的。译者都是东京的中国留学
生。留学生翻译的书籍，有些送回中国出版，还有不少是在日本印刷然后到中国销售的。东京
的并木活版印刷所印刷的这种译书最多，一律铅印洋装。这类书籍对清末书籍从线装过度到洋
装起到了促进作用。
推动翻译日本书高潮到来的是 1902-1904年间的学制改革以及 1905年彻底废除科举制度。
我们知道，清末学制改革是以 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的拟订为始，而完成于 1904年 1月 13
日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一新的学制，规定了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和大学以及师范、实
业等各等级教育的课程、教材、教师和考试制度。这是中国近代制度变革中影响最为深远，但
却常常为中国的研究者所忽视的一次变革。就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来说，只是在这时，科学教
育才真正纳人了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中国科学发展纳入体制化的最初一步。尽管科举制度要到
1905年 9月才最终宣布废除，但这一新学制颁布不久，各级学堂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各
地兴办起来。
中国教育改革吸取了日本的经验。新的学制制定之前，曾派大臣往日本考察教育。这一学
制完全是日本学制的模仿。在新的学制中，小学有格致课（日本的理科），中学有数学、博物、
理化、地文学和矿物学等课程，各级师范学校也有这些课程。高等学校也照抄了日本的课程。
因此，日本的教科书，主要是科学教科书也就一一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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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的日本教科书主要是日本实施教科书检定中后期和国定教科书制度前期的日本小
学理科、中学和师范学校用博物示教、理化示教、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和地文学等学科的
教科书。这里，我们仅就物理学和化学教科书略加介绍。
1886-1901年日本审定的中学物理学教科书 13种，其中有些为同一书的不同版次，实际为
11种气除去较早的3种（明治30年前）外，其余8种有6种翻译成为中文气 1902-1911年的
国定中学物理学教科书 35种，除去同一教科书的不同版次的重复外，实际为 22种，译成中文
的有7种。
1902年至 1911年，中国出版的译自日本的化学书籍至少有 71种气这之中，有初高级小
学用书、中学用书、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用书。其中，以中学和师范学校用书为多。 1886-1901
年审定的中学化学教科书 12种，有 6种翻译成中文气 1902-1911 年间国定中学教科书 18种，
有 5种翻译成中文。其中大幸勇吉的《近世化学教科书》和龟高德平的《普通教育化学教科书》
的不同版次都翻译过来了，一直到 1920年代仍在使用，印行了不下 20次。此外，许多日文的
师范学校用物理学和化学教科书也被翻译成中文了。
除了翻译日文的教材之外，中国聘用的日本教习也有人编著了讲义，比较著名的有江苏学
务处出版的江苏师范讲义 io余种。
当然，在此期间，中国人不但翻译了中小学和师范教科书，也翻译了一些内容更为深入的
科学书籍。如最早翻译成中文的日文物理学书饭盛挺造编纂的《物理学》 (1901-1903), 任允
译《无机化学》 (1907) 等。
在翻译书籍的同时．人们还开始编译专门的日语学术辞书。比较早的有汪荣宝等编《新尔
雅》 (1903). 近年沈国威先生对此书进行了深人的研究。后来有教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专
门的辞书。科学方面有《科学日语词典》 (1908) 等。，由严复主持的学部审定科编纂的《物理
学语汇》 (1907年）和《化学语汇》 (1907年），都大量参考了日译科学术语，条目的编排是以
英、中、日和日、英、中以及中、英、日的形式。除了部分音译的术语之外，其他大多数都参
照了日译译名。以《化学语汇》为例，全书 1000余术语，其中约三分之二为日译名。一些基本
的化学术语如“元素”、“原子”、“分子”、“化合物”、“周期律”、”还原”、“有机化学”、“无机
化学”、“分析化学”和“化学方程式”等等，都采用了日译名。这时候，中国人还编辑了篇幅
较大的日汉辞书，如 1908年上海作新社出版的《东中大辞典》，有 1600余页，其中也收录了大
量的专门术语。
除了翻译的日报科学书之外，中国人自己编著的科学书也往往参考了日本书刊。我们翻开
清末的专门杂志《科学世界》 (1903-1904)、《科学一斑》 (1907)、《理学杂志》 (1906-1907) 、
《科学》 (1908-1910) 等等，无不充斥着翻译自日文的文献。“科学”这个词，也是在这时逐渐
取代原先的“格物学”和“格致之学”这些旧译名。
关于清末翻译日本科学书的数量，目前还缺乏比较可靠的数据。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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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中国译日本书籍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年）列举了 1896年至 1911年中
国人翻译出版的日本书籍 958种。实际上远不只此。仅仅在徐维则、顾燮光编辑的《增版东西
学书录》 (1902年）之中，就收人了 196种（全书共885种），其中 141种是 1899年至 1901 年
间新翻译出版的30)。到顾燮光 1904年编辑《译书经眼录》时，就大多数是日本译书了。全书收
人的 533种译书有约 60%是日本书。这两种书目吨谭氏书目似乎都没有加以利用。其中著录
的译自日本的科学书籍还不算为多，使人得出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人译书的重点转向了社会
科学和外国史地书籍的印象。如台湾学者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专刊）、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 1992年）都持这一论点。但其实不
然。我们比较一下《增版东西学书录》和《译书经眼录》就会看到，从 1899年到 1904年，译
自日本的科学书籍是在逐渐增多。特别是 1905年至 1919年，出现了大量的日本各级学校教科
书的译本。这一时期的译书，尽管当时的发行量远远高千其前的墨海书馆和江南制造局的译书，
但中国的图书馆历来也不重视收集这一类图书。所以，现在我们要找这些书反而不如找墨海书
馆和江南制造局的译书那么容易了。至今还缺乏一个完整的中国译日本书目。不过，经过一些
研究者最近几年的摸索，发现上海图书馆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以及北京的首都图书馆还藏
有一部分这类书籍。笔者对这几个图书馆藏的这一类译自日文的物理学和化学书籍进行了初步
的调查，发现许多书出于近年的研究者发表的清末物理学和化学的书目 3S) 之外，每一门起码都
有20种之多的遗漏。至于数学、生物学、地学、农学、医学和卫生学以及工程技术等学科的日
译书为数也很不少。只有我们研究所的艾素珍女士近年对地理学和地质学译书书目进行了认真
的调查整理，发表了有关书目气中国究竟翻译了多少日本科学书，也许我们暂时还很难得到
一个准确的数字。重要的还在于，这些书籍不仅被翻译过来了，而且是当时中国人大量使用的
教科书，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曾一版再版，是20世纪初年的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它们在中国
的科学教育史上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必要的研究。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清末翻译日本科学书籍的历史作用。
比较一下洋务运动中翻译的英美科学书和译自日本的科学书，我们发现，后者比前者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进步：
第一，学科范围和译书数量都增加了。特别是数理化之外的学科，大都是出于前期译书之
外。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者虽然也有意将西方科学全面引进中国气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并
没有能够实现。以江南制造局翻译的书籍来说，只有数学、物理学、化学和医学书比较成系统，
其余如天文学、地质学则仅有一两种，生物学则没有译书。日译本的数量要远较其前为多。每
一学科都有几十种译本可供读者选择。除了各级学校用教科书和学习辅助读物之外，还翻译了
一些工具书、专门刊物上的论文和新闻报道等。
第二，译书内容比较新。江南制造局的译书主要完成于 1880年之前，后来传教士编译的科
学读物往往很简略，还不及制造局译书，其中反映的科学知识水平基本上还停留在 19 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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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尽管绝大多数译自日本的科学书的学术水平并不是很出色，但是都达到了 1900年前后西方
同类读物的科学知识水平，对于基础的科学概念和规律表述得比较准确，因此，内容远比洋务
运动中的译书为新。举化学书为例，江南制造局译书采用的底本大都在 1870年以前，其中还没
有正确的分子概念，至于酸化（氧化）、还原概念和元素周期律等也都没有论及。这些在日译本
中都不成问题了。因此，日译科学书的编译出版，使中国人在20世纪初完成了一次科学知识的
更新。
第三，在术语的翻译处理上，日译书也比其前译书较为成功。这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翻译方
法决定的。洋务运动时期译书主要采用的是外国人口译，中国入笔述的方法，这种方法有比较
明显的局限，就是术语翻译的非术语化。一般说来，中国笔录者都不懂外语，整理译稿时往往
尽量保留了口译者翻译时表述得不很准确之处。而外国口译者翻译术语时往往采用解释法，许
多应予翻译的术语在中译本中消失了，译文中还出现了不少象”杂质" (compound)、“死物质”
(inorganic compound) 和“活物质" (organic compound) 之类很不准确的术语。相比之下，
中国人翻译日本书时，一方面大量借鉴了日语中的汉字译名，同时由于译者大多通晓外语，对
原书的理解比较透彻，往往能参考有关书籍对术语进行比较准确的定义或解释。所以，总的说
来，日译书的可读性较其前译书为好。
第四，日译本的使用范围要远比制造局和同文馆等译书为大。 19世纪，西方科学书籍的中
国读者除了一些西学的爱好者外，就是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的学生。尽管在 19世纪的最后十年
读者有所增多，但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究竟属于少数，所以其读者毕竟有限。而日译本，特
别是日译教科书，在全国各级学堂使用，其读者之多，是以前译书所无法相比的。
正如如果不参照日本的学制，我们难以想象清末的新学制能够那么快就拟订出来一样，可
以说，如果没有翻译日本的教科书，我们也很难想象清末的新教育能够那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
得到实施。就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新学制的推行是一个分界线。此前虽然也有
一些新式学堂从事科技教育，但为数很少，基本上还是试验性的。而从1904年起，科学教育纳
人了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这就使中国的读书人普遍地接受了一般科学知识教育。正是从那时
起，中国的知识阶层才逐步建立起近代科学观念。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和中国 20年代
初留学回国的科学家，大都是在这一时期接受到中等教育，如果没有这一段科学教育的基础，
他们在国外的专业学习也许需要更长一些时间。至于这一段的科学教育在他们的思想中留下了
哪些印记，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20世纪最初的十多年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最剧烈的一个时期。在我看来，它有一点象日本
明治维新之初。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往往比较注意这一时期中国的革命，其实教育文化变革的
影响也许更为深远，更具有根本性，也一样值得认真探讨。这扯远了。回到日译书上来，仍有
许多问题值得研究。除了词汇受到注意之外，在这里我还想提出一点，就是译书的文体。清末
中国人翻译西方科学书运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当时的传教士称为“文理" (wen-Ii), 这种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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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翻译日本书的时代，有什么变化？我感到无疑有，而且比较明显。这可能与翻译者尽量沿
用了日本书的表达方式有关吧。 20世纪最初的 10多年也是中国语言革新的时代，当代学者逐
渐认为新文体的形成并不是从五四运动前后胡适提倡文学革命才开始的。翻译日本书对20世纪
中国新文体的形成无疑是有贡献的。这种贡献究竟有多么重要，这不是我这个科学史研究者所
能回答，希望专门的语言研究者，包括在座的诸位，给出一个结论。我想这是许多人所希望了
解的。
＊本文是作者在圆西大学逗留期间 (1998年9月至 12月），利用翡大丰富的藏书完成的。阅西大学文学部内田
鹿庆市教授、尾崎宎教授、沈国威教授、陶德民教授等先生为作者到阅西大学研修创造条件，东西学术研究所
为作者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在此，谨向以上诸位教授和东西研所长安川显教授和事务室各位先生致以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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